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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时，前排坐着一位女
孩，扎着笤帚般的辫子，灵动
可爱。胖嘟嘟的小脸下有一个
双下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
代，双下巴仿佛就是幸福的象
征。她喜欢穿红色的小花褂，
色彩绚烂，如一只欢快的百灵
鸟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娉娉
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
初。”她的灵动与美好，恰似
诗中描绘的少女。
　　那时的我，又黑又瘦，衣
衫破旧，鼻涕邋遢，如路边默
默生长的野草一般毫不起眼。
我常常躲在学校外面，每日
看着她进入校园，还试图在她
面前表现出知识渊博、无所不
知的样子。老师在讲台上滔滔
不绝地讲课，我的思绪却不由
自主地飘向了那个身着小花褂
的女孩。凝望着那可爱的双层

下巴，我的心中满是美好的画
面，夹杂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情
感，有崇拜，有羡慕，还夹杂
着淡淡的迷恋。这朦朦胧胧的
情绪，如同一颗刚刚破土而出
的种子，在我的内心深处扎根
生长。
　　那时的我，常常沉浸在幻
想的世界里，无边无际。幻想
自己是大槐安国丢失的王子，
我梦见自己有个富甲一方的父
亲。更为荒唐的是，我常常怀
疑自己是不是出生时被人抱错
了，我的生身之家竟然如此贫
穷寒酸，一度让我自卑到哭。
这种复杂的心绪，促使我寻找
一切机会去振翅高飞。
　　时光如白驹过隙，悄然流
逝。我也离开故乡，去外地不
知疲倦地打拼，我觉得这背后，
总有一个影子刺激着我。后来

我落地生根，留在了城市里生
活。故乡的模样在岁月的淘洗
下渐渐模糊，但那个穿着小花
褂的女孩却始终在我的记忆深
处难以抹去。夜深人静，闲暇
之余，我常常会想起她，想起
那火红的小花褂。我不断打听
她的消息，仿佛在追寻那段岁
月的痕迹。
　　有一天，我回到故乡，与
同村的同学闲聊。我问他现在
还保持联系的同学有哪些。同
学笑着回答：“有很多，但就
是联系不上小花褂。”那一刻，
我的心中满是惊讶，仿佛自己
心底的秘密被突然戳穿。同学
笑着说：“同学们谁不知道你
在打听她的信息！”我瞬间面
红耳赤，羞愧难当，真想找个
地缝钻进去。让自己直面一个
藏在心底的秘密，竟是如此尴

尬。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
　　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
　　回想中学时光，好多同学
都和我一样，有着自己美好的
念想。那时候，正眼看一眼喜
欢的人就心跳加速，交作业
时故意把本子和对方的放在一
起，都能激动一整天。递纸条、
写日记，把美好的情愫小心翼
翼地种植在心灵的花园，呵护
着那份纯真与美好。
　　现在想想，这份纯真的喜
爱，其实就像我现在喜欢一本
书、喜欢一味美食、喜欢一辆
车一样，只是一种对美好事物
的向往和期盼。
　　故乡的小花褂，不单是我
纯真岁月的见证，无形之中，
她也成了激励我追求美好、追
求上进，一路昂扬向上的动力。

秋天的雨
■林海平（湖南）

秋天的雨，细密织着梦与愁，
林间小径，铺满落叶的金黄绸。
屋檐下，水珠串成珠帘轻垂，
听，是天空在低语，诉说秋的温
柔。

行人匆匆，雨丝轻拂脸庞，
带走夏日的余温，留下秋的清凉。
落叶旋转，跳起最后的华尔兹，
与泥土相拥，完成生命的交响。

雨声潺潺，如琴键轻敲，
弹奏出自然最纯粹的乐章。
我在这雨幕中漫步，思绪飘远，
仿佛能触碰到，那遥远时光的柔
软。

城市的喧嚣，被秋雨轻轻抚平，
留下的是，一片宁静与和谐。
秋天的雨，是天空的诗行，
每一滴都饱含深情，
诉说着季节的更迭与希望。

流着眼泪笑着
■施静云（北京）

活下去
从生到死无非呼吸之间
死亡并非终结，
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
它如一首深沉的歌
表面是生命的消逝
深层却蕴含着
追忆与期许
在死亡的旋律中
我们领悟生命的珍贵
更加珍惜活着的每一刻

遇见秋
■吴瑞宏（黑龙江）

遇见秋
萧萧梧叶铺下倾世温柔
芦絮如烟
笛声悠悠
像极了那场美丽邂逅

遇见秋
雁字横空写下月满西楼
烛影摇红
低眉娇羞
像极了彼时添香红袖

遇见秋
桂花酿醉了千年守候
南山对月
东篱执手
像极了诗经里的天长地久

遇见秋
不及回眸
良人已在三月长亭折柳
银杏漫斜阳
霜叶浓如酒

陆与岛
■黄昭蓉 (台湾 ) 
 
隔水相望那一抹青绿                   
滟滟的光             
一片大江大洋 
隐隐传说 许多先祖 泛舟而至  
日出日落寻觅山的影子       
戈壁草原沙漠雪域      
浓缩烙印在台北城                                                                    
南京东路长安西路杭州南路重庆
北路                                             
忠孝东路仁愛路信義路和平路   
行人熙熙    
越不过海浪划定的界线     
就让水包围             
写意成一座岛   

故乡的小花褂

　　乡村的夏天，最负盛名
的歌手是蝉，蝉常藏在绿荫
中唱歌。
　　在绿色的枝桠中，还有
一种叫知了的，歌声也不俗。
蝉和知了虽为同族，却有较
大差别。蝉呈黑褐色，发出声
来只是哇哇地喊；知了体型
娇小，外观呈淡青色，俗称
青壳知了。知了在傍晚时唱
得最多，歌声较蝉婉转，但
也只是重复着知了知了……
“知了”，它究竟知道什么呢？
　　蝉的歌声常使大人们生
厌，但也有人喜欢，那就是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我们喜
欢蝉，并不是欣赏蝉的歌声，
而是千方百计地想捕捉它们。
我常在蝉襁褓中的时候，就
捕捉它们了。
　　蝉的窝就在地表的泥土
中。在屋前大树下就能找到
蝉的家。蝉的幼虫在泥窝中
有时要蹲上好几年，常以植
物的根须为食，它的生长过
程比较简单，是由卵、幼虫
直接变为成虫的。但我对蝉
的成虫概念似有疑问，蝉由
幼虫变成金蝉，只有在金蝉
脱壳之后，才会变成能飞会

唱的蝉。那么金蝉是否也可
以说是会爬行的蛹呢？小时
候，每到夏天来临，我总要
在屋前有树的场地上寻觅，
寻找那种筷子般大的小洞，
找到后，便用手指挖，如果
小孔的下面突然变大，那这
洞穴中就一定有蝉，那就是
金蝉。金蝉会爬，但行动缓
慢。过了二天，金蝉才脱壳。
脱壳的成虫才是真正的蝉。
刚脱壳的蝉，晶莹剔透，犹
似美玉，俗称玉蝉。玉蝉休
养生息几天后，体表逐渐变
得坚实起来，外表也由白玉
变成了黑褐色，到这时，蝉
就开始唱歌了。
　　我捉过不少金蝉，但从
没见过金蝉脱过壳。我曾把
捉到的金蝉放在蚊帐中，过
一会去看，就只见蝉壳挂在
蚊帐上，蝉却早已不知藏哪
里去了。
　　当我长大后有了些知识，
才知道有一句成语叫“金蝉
脱壳”。那时我常想象金蝉
脱壳时的过程，常想那种情
景一定很神秘有趣的。
　　会唱歌的蝉一定是雄蝉。
因为雄蝉天生就有发音器，

于是就有了鸣叫的功能；而
雌蝉的发音器发育不全，因
此从不吱声。为此我们常把
雌蝉称之为哑巴蝉。但雌蝉
却有听器，能听到雄蝉的唱
歌。人类觉得蝉鸣枯燥烦人，
而雌蝉却觉得雄蝉之歌是世
界上最美妙的声音，她就从
雄蝉的歌声中选择意中蝉，
后来就配偶成双了。只有二
蝉的结合，蝉才得以繁衍生
息、传承后代。这就是蝉为
何在盛夏唱歌的原因。
　　蝉的野外生存虽然极其
短暂，却是天天歌舞升平，
日子过得潇洒、快乐。但蝉
的朋友很少，并且处处受到
敌人的死亡威胁。就说我们
这些小毛孩吧，夏季时就天
天惦记着蝉。
　　我们把刚洗掉淀粉的生
麸（俗称生面筋）粘在竹竿
头上，或者在竹竿顶端系上
一只小网兜。这样，这些小
竹竿就成了我们捕蝉的工具。
　　盛夏季节，孩子们不怕
炎热，擎着这些竹竿四处寻
找唱歌的蝉。当我们悄悄把
粘有生面筋的竹竿头伸进绿
荫，悄悄挨近蝉的尾部时，

绿荫中的蝉歌
■曹友伦（江苏）

■徐龙宽（山东）

涞源湖 摄影 |谢丽洁（河北）

这些快乐的蝉还在起劲地高歌
着。当生面筋突然粘住了蝉翼
的一刹那，蝉才惊慌挣扎，一
边哇哇乱叫，但此刻为时已晚，
最终还是成了我们的俘虏。
　　蝉除了我们这些小男孩捕
捉外，还有很多天敌，最常见
的是螳螂。歌唱的蝉，常被弱
小的螳螂捕捉果腹。于是就有
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
成语。但让我想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一只体魄强健的蝉，反
而会被纤细得弱不禁风的螳螂
吃了呢？
　　蝉为什么成了弱者？回顾
蝉的生存轨迹，不难理解。蝉
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泥窝
中，直到金蝉脱壳后，才长大
成虫。那时，蝉是一种很有灵
性的动物，甚至人类都用上了
“金蝉脱壳”来警醒世人。然
而可叹的是，一旦当蝉长大，
翅膀变硬后，蝉就变了。成
熟的蝉天天沉湎于爱河之中，
它只知道用歌声来吸引异性，
除此之外就无所事事。此时，
金蝉脱壳时的机敏早已丧失殆
尽，随后就出现了螳螂捕蝉的
一幕，这或许也是一个为情所
累、乐极生悲的传奇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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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茉莉感怀（外一首）
■李丽莉（河北）

茉莉娇颜朵朵芳，祛除浊气室
清香。
交相辉映怡人醉，琴瑟和谐寓
吉祥。

小区一楼花墙

多彩蔷薇挂满墙，行人驻足品
芬芳。
花团锦簇迎风曳，结对蜂蝶采
蜜忙。


